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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25 日 18 时，兴安盟某
居民区突然传出一声震天巨响。正在
接女儿放学的韩冰抬头望去，只见不远
处的一栋居民楼浓烟滚滚，火舌正从二
楼窗口疯狂窜出。韩冰几乎没有任何
犹豫，把妻女安置到安全地带后，转身
就朝着火场奔去。

“当时哪来得及想。”时隔近一年，
坐在记者面前的韩冰搓着那双粗糙的
大手回忆说。

爆炸的威力远超想象。
居民楼的窗框已然扭曲，震碎的玻

璃碎片最远扎进了几十米外人行道上
的树干里。热浪一波接一波地向外席
卷，混合着塑料、木材、布料燃烧的刺鼻
气味，整个楼道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
烟，围观人群惊恐地退到百米之外。

韩冰冲到楼前时，只见一位母亲撕
心裂肺地呼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还在三楼！求求你们，救救她啊！”

“都是当父母的人……那声音，像
钝刀子割肉，听着心里揪得慌。”

没有片刻犹豫，这个身材并不算魁
梧的汉子捂住口鼻，猫着腰，一头扎进
了那个浓烟弥漫的单元门洞。那位母
亲也紧随其后冲了进去，在浓烟中带着
哭腔喊：“在、在三楼！”

火场内部宛如另一个世界：光线昏
暗，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热浪从四面
八方席卷而来，皮肤瞬间传来灼痛感。
从一楼爬到三楼，韩冰感觉像翻越了一
座大山。

三楼的防盗门被爆炸冲击得严重
凹陷，门框也已扭曲。韩冰用肩膀撞了
两下，铁门纹丝不动。热浪灼得眼球生
疼，浓烟如同沥青般灌入肺中。他后退
半步，抬脚对准门锁下方的位置，用尽
全力猛踹，连踹数脚才勉强踹开一条
缝。在浓烟弥漫的房间里，他摸到了蜷
缩在角落的女孩。

“孩子蜷在墙角，眼泪在被浓烟熏
黑的脸上冲出两道清晰的印记。”采访
中，韩冰突然站起身，比画着环抱的姿
势说道：“这么瘦的身子。”他的手臂在
空中停留了片刻，才缓缓放下。“她看见
我时，那眼神……我说不上来，就像是
快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一块浮木，死死
地、用尽全身力气搂住我的脖子，勒得
我几乎喘不上气。”

韩冰迅速抱起女孩，再次冲过浓烟
封锁的楼梯。那位母亲跟在身后，跌跌
撞 撞 地 来 到 楼 下 远 离 火 场 的 小 区 凉
亭。围拢过来的人群发出庆幸的叹息，
母亲扑上来，抱住失而复得的女儿，哭
得几乎昏厥，仍不忘向韩冰连声道谢。
韩冰喘着粗气，汗水混着黑灰从额角滚
落，剧烈的咳嗽让他感到一阵阵眩晕。

就在韩冰准备缓口气时，一个更危
急的消息让他心头一紧——女孩告诉
他，楼里还有个男孩被困。韩冰下意识
地抬头望去，居民楼的火势此时更加凶
猛，楼道完全被火焰封锁，楼道口涌出
的浓烟颜色更深、更浓。再进去，危险
成倍增加。

“我第二次冲进火场准备救男孩
时，火势已经到了顶点。烈火和浓烟充
斥着整个楼道，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退
回一楼，找些防护工具再进去。”他只思
索了几秒，便迅速退回到一楼未起火的
区域。危急关头，单位每月组织的消防
演练瞬间浮现在脑海。“那时候来不及
害怕，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人带出来。”他
找来湿毛巾捂住口鼻，又从一户人家拽
下一床棉被披在身上，第三次冲进火
海。

可火场里的情形，远远超出了韩冰
的预想。

楼梯扶手烫得根本无法触碰，热浪
把被角烤得卷边、冒烟，浓烟让他几乎
分不清楼层。韩冰尽力把身体压到最
低，用手掌外侧摸索着温度稍低的墙
面，凭着感觉一点点向上挪动。终于摸
到一扇虚掩的门，他侧身挤入，快速查
看了客厅、厨房，最后在床底下找到了
蜷缩着的少年。

“那孩子个子不小了，得是个高中
生，缩在床角，浑身抖得厉害。”韩冰说
到这里，仿佛又看见了那双惊恐的眼
睛。“他瞧见我，愣了一秒，‘哇’一声就
哭开了，嘴里不停地喊：‘叔叔救命，叔
叔救命！’”韩冰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笑
意，眼角的皱纹也随之聚了又散。“我探
进身子，抓住他胳膊，一把将他从床底
下拽了出来。”

楼道里黑烟翻腾，热浪灼人。韩冰
用棉被将男孩和自己裹紧，半架着腿脚
发软的男孩，几乎是跌跌撞撞着往下
挪。每一步都踩在滚烫的楼梯上，视线

模糊，只能靠感觉摸索。“背他下楼那
段，我这辈子忘不了。感觉脚底下那双
胶鞋底子都被烤软了，黏糊糊的，每一
步都像要粘在台阶上。我俩都站不稳，
有一下差点一起滚下去……可那时候哪
还管得了脚下？脑子里就剩一个声音：
快！快出去！”

连拖带拽，两人终于冲出单元门，
挪到了几十米外的凉亭。韩冰刚松开
手，想撑着膝盖喘口气，男孩却一把死
死攥住他的衣袖，眼泪混着黑灰在脸上
冲出沟壑，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断断
续续、语无伦次：“还……还有一个……
妹妹……楼上……妹妹还在……”

这 时 ，韩 冰 的 体 力 已 经 到 了 极
限。怎么办？继续寻找，大家都可能
出不去。放弃？万一……这个念头像
一根烧红的针，扎在他的心脏上。拼
了！韩冰喘着粗气再次转身，准备往
更深处搜寻……

就在他第四次冲到浓烟滚滚的楼
道口，准备再次进入搜寻是否还有被困
人员时，身后骤然传来消防车急促的警
笛声。几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快步赶
到，他几乎是冲上前去，扯着沙哑的嗓
子，用最简洁的话语，把现场情况和自
己了解的情况一一说明。

看着消防员毫不犹豫地冲向火海、
接管现场，韩冰紧绷如满弓的神经瞬间
松了下来。他扶住一旁的树干，弯下腰
剧烈咳嗽，仿佛要把吸入肺里的烟尘全
都咳出来。

“后来消防队员告诉我，整栋楼都
搜遍了，没有其他被困人员。”韩冰缓缓
说道，“那男孩说的‘妹妹’，就是我先救
出来的小姑娘。孩子当时吓丢了魂，话
没说清楚。”他沉默片刻，目光望向远
方，轻声补了一句：“等一切都过去，静
下心来想想，才知道后怕。”

韩冰的妻子抱着女儿赶到现场时，
丈夫已经活像个“黑炭头”：头发被烤得
焦黄卷曲，脸上、脖子上糊满黑灰，右脸
颊还肿起一串水泡。5 岁的女儿躲在妈
妈身后，怎么哄都不肯认眼前这个“黑
脸爸爸”。

“她平时可黏我了。”韩冰掏出手
机，给记者展示一家三口的合照。照
片里，女儿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笑得
格外灿烂。这个在火场里背得动高中

生的汉子，用粗糙的拇指轻轻抚着屏
幕，声音忽然哽咽：“要是……要是没
出来……”

韩冰把最深的愧疚都留给了最亲
的人。采访中，当记者问出那个通俗却
直击内心的问题——“您觉得这么做值
吗？”韩冰忽然转头望向窗外。阳光透
过玻璃在他侧脸上落下斑驳光影，睫毛
上细小的水珠清晰可见。“我媳妇后来
跟我说……”他顿了顿，扯过纸巾用力
擤了下鼻子，“她说，‘你要没了，我和闺
女这辈子都走不出来’。”

这种看似矛盾的抉择，或许早在几
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笔。韩冰一家三代
都在监狱系统工作 —— 爷爷是开荒奠
基的老一辈干警，父亲是兢兢业业的职
工，他自己也接过这份重担，成为一名
监狱职工。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忠
诚奉献、坚守担当”不只是一句口号，更
是融入血脉的信念。从小，韩冰就听长
辈们讲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1998 年
抗洪抢险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战士
脖领上的红领章被汗水浸得发暗，却把
最后的干粮塞给受灾群众。”韩冰握紧
的拳头轻轻捶在膝盖上，“他们拿身子
堵决口的样子……”他指了指心口，“像
烙铁似的，牢牢烙在了这里。”

长大后，韩冰毅然报名参军。部队
的淬炼，让“见义勇为”这颗种子破土而
出、生根发芽。他救助过意图轻生的女
孩，资助过贫困学子，平日里也总是“该
出手时就出手”。

退伍后，韩冰一直在监狱系统工
作。单位每月组织的消防演练，他总是
学得最认真、练得最扎实。有一次模拟
火情处置，他第一个抄起灭火器冲上
前，动作规范利落，甚至比专职消防员
还要标准。正是这些平日里积累的知
识与经验，在 2024 年那个危急的傍晚，
让他在熊熊烈焰中做出了一次次关键
判断。

如今，韩冰先后荣获第十五届全
国见义勇为模范、“内蒙古好人”等称
号 。 奖 章 、证 书 、鲜 花 与 掌 声 纷 至 沓
来，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他依
旧每天准时上下班，把本职工作做得
细致稳妥；依旧操心着家里的日常琐
事，陪伴女儿慢慢长大；依旧看见邻居
搬重物就主动搭手，遇到需要提醒的
事就多叮嘱一句……

唯一有点儿不同的，就是来找他采
访的人多了些。“老有人来问、来拍，怪
不好意思的。”说起这个，韩冰显得有些
局促，习惯性地抬手挠挠后脑勺，露出
腼腆的笑容。可只要话题一转，说到被
他救出来的两个孩子，他的眼睛立刻亮
了起来，语气也变得轻快又踏实：“俩孩
子现在都挺好！知道他们平平安安、日
子过得好，比给我什么奖励都强。”

这份欣慰，也收获了最温暖的回
应。被救的男孩身体康复后，特意赶到
韩冰的单位看望他。男孩比那时又长
高了些，脸上重现了少年应有的神采，
站在韩冰面前，郑重又响亮地说：“韩叔
叔，我长大了要当警察！像您一样，帮
助别人！”那一刻，韩冰的眼圈“唰”地红
了。他伸出手，用力揉了揉男孩的头
发，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最终只化作一
句沉甸甸的叮嘱：“好孩子，好好读书，
练好本事。”

整理采访录音时，一段空白格外刺
耳——那是韩冰讲述妻子流泪时近 20
秒的沉默。

录音笔里，只录下了窗外孩子们的
嬉闹声和他略显沉重的呼吸声。这般
鲜明的对比，胜过任何豪言壮语——真
正的勇者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
前路危险，仍甘愿带着忐忑与不安，毅
然向前。

危急时刻，他三次冲进火场
本报记者●郭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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